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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绪 言

大抵现代学者普遍共喻常识，一致承认文化变迁，是经过长期

酝酿，潜移默化。即令有意移植外来文化，亦必须有长期消化时

期，方能生根。我人生于现代，又以研究近代现代史为职志，则无

论所阅历史实，以至思想观念，器物技艺，并文学艺术，均在欧西文

化冲击之下，产生巨大震撼。虽然必不免严重冲突，而总体形势所

见，在短短一百馀年间已是物换星移，传统故旧已大量消退沦灭，

多数消失生机，往而不复。其于今日之一切生活活动与清末人群

事物情景，几乎是两个不同国度，不同世界。人物固不能久长，而

一切生活环境，日用器具，起居行为，社会规范，人际交接，俱已充

分分出传统与现代之不同。近代人心，鄙夷传统，非笑传统，拒斥

传统，割弃传统，以至打倒传统，主要假定传统是进步之障碍，维新

之阻力，势必去之而后快。近五十年来，包括本人在内，实已多人

注重于研究中国进化、开化、西化、现代化，对于求变求新之大趋

势、大动力，均有广泛研究探讨。惟对于所谓传统则不免笼统简

化，不求深入研探，一切供为讨论开新之前提，主流之反面，论题之

陪衬，不惟态度草率，抑实心有鄙薄，不屑一顾。但以学术慎思明

辨立场，我愿专就民间传统文化生活，以观前人大众是如何活着，

再看后人之出面解救，能达成至于何项成果。因是而有本书之写

作。本人生平论著，本于当代学术潮流风气，对于近代史乘之变

局、夷务、洋务、工业化、现代化、科学、民主、变法、立宪、法权、人

权、议会、实业、商战、条约、主权，无不作过探讨研究，有论著问世，

可以比观。而今不惮回头一探民间传统文化生活，务作客观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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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衷至当，至少亦足为学界提供系统约旨，俾其方便采择，信实有

征。

前代贤哲力求高深学问，不但渊博深奥，且具古今恒义。余则

立志探求俗浅学问。虽是俗浅，亦属严肃论题。惟不求深奥，但重

会通；不慕专精，务尽博大；不兢义理之真谛，但见人生之百态。虽

然俗浅鄙陋，亦自具学问尊严。如非向壁杜撰，请相信人群之真

实。是以凡立一义、陈一词、述一章、论一节，无不据真实史乘史料

而判析，为世俗人生所必有，然后方引来据以论断，如非虚构，敬请

学者赐予学术之肯定。

前代至少在明清两代而言，儒者为天下士子通称，无稍疑义。

但凡知识较深而以儒者自见者，与官绅为同列，而不下侪于平民。

就官绅士子之领域言，其一切社会活动，礼仪要求，娱乐类项，交游

领域，均与平民有别，自与平民无所相共，一般以儒生身分为其一

定标榜。其与平民所分界域，大致简列如下：

其一，就知识根基而言，为最重要之区别基点。平民知书识

字，重在书算，只求识字书写有用于其职业，故就学甚短，三五月或

一年已足其毕生应用。儒生重在进取功名，基本知识须通五经四

书，必须熟用无碍。进而必习作文章诗赋，即必下笔属文，无所疑

难。

其二，就志趣选择言，所有知书儒生，首先重在入仕任官，以建

功立业为要。设如不能入仕，退而求其生业有着，不至沦为贫窭，

则所优为者以绘画书艺为先。其次精研岐黄，以为活人济世之医

生。所以以此二者为趣好，在于保优崇节操，存清流之令誉。儒生

所不屑为者，庶民则趋向有加，持为衣食之源，则商贾工匠是务。

甚至术数驵侩亦无所别择。

其三，识者阅读本书，必启疑相质，既就民间世俗文化作通盘

研探，何以设计之中，缺少提论民人服制、居室以及行旅舟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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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日常生活中无时或缺之要项，应于本书有所交代。此固果真重

大论域，必须略抒所知于次。

关于服制，明清两代官家规定綦严，官民服制大别，列为功令，

入于正史之服舆志，服官品级，亦必严分上下不同之分，决难相通。

至民人所受拘限，更一毫不敢逾越。自明太祖御定天下之民须戴

，直是奴役天下“四方平定巾”“、六合一统帽” ，比前代更加苛虐。

清朝又加上一层满汉之别，而亮红顶，缎马褂，开叉袍，俱属官家特

有。然明清两代除小说外甚少详载民人衣着之书，即有亦全集中

于妇女服饰。庶民不穿纨绣，农家作业一概赤背光脚，岂会讲求衣

着？一般而言，平日芒鞋、布裤、短褐而已。是以未列专章。

明清居民屋宇，小民大多不过茅舍土壁，湫隘卑湿，极尽简苦。

农商富家或营华厦、园林。官家限制仍严，平民一组厅堂左右伸

展，全不能过五间，官家七间，皇室公侯九间。除祀典庙宇外，陛阶

民不能过五，官七阶，皇家九至十一皆可。庙宇亦九至十一阶为最

高（孔庙、历代帝王庙俱是）。一般贫苦小民有一栖所，即能满足。

富豪之家可以建华厦，示豪阔，惟必须不触犯官家规制。因是多营

园林，较不受限制。最须一提论者，所见明清记载房舍厅宇之书，

除宫殿庙宇外，实不及涉论营造法式，大多玄谈吉凶祸福之所关，

生克运会之所趋。一般市坊民居，只论方位远近，周遭景观，毫不

及于建造设计。其能详见构造者，多在于宫殿庙宇，决不及于民

户。此处只能指出一般民居之简陋低廉而已。

关于明清两代行旅交通，南舟北车，原具悠久渊源。惟国家功

四方平定巾，在今戏剧表演服饰尚能见到，为民间员外头巾，四方帽体其上平

顶。六合一统帽亦常见，小民仆役所戴，乃缝合六块三角形黑布或色绘布，三角顶集于

头顶中央，缀以红球，六块三角底部合围布边一条，是谓六合一统帽，今日通称之瓜皮

帽是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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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全注于官家之驿传，明代不及清代驿传之完善有效，主要清以

正赋支持各地驿道，内外四通八达，中央责成兵部，地方由各省按

察使专职掌管，是以水陆通达无阻。民人可循官驿大道货运及行

旅。然而民人亦是行脚经营者，多用车马兼运民人货贿，商家则蒙

其利，农民工夫俱仍为水陆大道执役，略得行旅之余利而已。其中

官商则是享用水陆大道之真正蒙利者。农夫只于农暇兼营车马行

脚，因是但凡水陆要冲之地，仍自有转运脚力专职工夫。驿传制

度，近世治交通史者多有探讨。

庶民文化生活，虽不免与官绅文化生活有相通之点，而在各个

不同领域，实又充分表现雅俗之别。官绅自具一定深度与精致细

密，庶民则不暇有深入追求。官绅自有更多样领域之文化生活享

受，琴棋书画，即必分途，品酒烹茶，亦自难相偕。尤其甚者，古董

珍玩，豪华车乘，愈非庶民所能想望。虽然不必强加富贵贫贱之

别，然权势之豪贵，奢靡之商贾，即使有自觉，亦不肯等齐庶民。近

代严复已清晰明言，平民者虽广众群处，实贱者之俦也。无论古代

绅士贵族之官绅，现代人工贵族之俱乐部，其与庶民有别，无待言

辩也。

本书所用庸俗文化一词，乃是写实，盖在同类项问题事物，实

有典雅与庸俗之别。在社会流品中自然分出雅俗之内涵，无论文

学、艺术、礼仪、游息、娱乐、交际不同流品有不同内涵。以社会流

品分，自是避免社会阶级之误导。近二十年来，提倡社会业缘之说

者惯用之。本人则仍称之为同业。

本书所用庸俗文化而不称下层文化者，亦为避免诸多误解，但

不排斥亦不反对他人使用。本文分别雅俗不同，却不以上层下层

①苏同炳著：《明代驿递制度》，台北市，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年初版。又，

马楚坚：《清代驿传述略》收于氏著《明代脉博人与事》，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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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一则避免学者向来习谈之高文化低文化之别；文化作高低

之分，是百年来学界之深病，在此不须详论。二则避免贵贱之不同

看待，以为上层文化必贵，下层文化必贱。三则避免优劣之分，以

为上层文化必优，下层文化必劣。为避此三点，本书决不用下层文

化一义表其内涵，乃是有意避免误解。

民间庸俗文化生活，自与典雅文化有一定界限，二者可以在同

一类项，而自然分出雅俗之别。二者自必相通，但有典雅之表现，

有庸俗之表现。举例而言，其在中国文士绘画之艺术表现。前代

人虽不做广告画，而庸俗画亦洋洋大观，多彩多姿。各地方之年画

即其一种，其存在于社会空间，远比高雅之工笔写意绘画更为宽

广。即有名画家，无论其狷介成性，不随流俗，而名画家亦不能突

破社会上庸俗观点，而使其作品与庸俗画作难争胜负，世人无从辨

别艺术高下。画家知之而深受其害，或亦不免为流俗所求而略有

屈从。即如牡丹富贵图，在画家表现必使疏密有间，意境高雅；在

商人眼光则要求牡丹花全面盛开，惟有五彩缤纷充满全纸。同样

是牡丹图，即有雅俗之别。其他谐音之庸俗画若年年有鱼、福禄寿

考、蝠（福）鹿（禄）双钱（全）、葛（阁）下蜂（封）猴（侯）、雀（爵）鹿

（禄）蜂（封）猴（侯）、莲（连）笙（生）贵子、柿柿（事事）如意等吉祥

画，民间要求不一而足，均无不庸俗，决不高雅，而民间最盛。齐白

石画有长鲇（年）大鳜（贵），另外又绘有青蘋（清平）大桔（吉）。张

大千画有相藕（偶）得藕，相莲（怜）得莲。皆出名家之手。可知雅

俗之别，俗实难避。何不可加重庸俗之研考。

论及近代庶民文化，其至关键之根本，在于认识谁是维持此种

文化之中坚主人，应纯以庶民为主。其文化生命之萌生增长，乃由

于其最需要习惯于生活中之种种步骤形式、活动与表现，充分代表

其中坚主人之全面特质。既非官绅所当有，亦非官绅所重视。惟

庶民则切身需要，时刻履行。庶民不望高官厚禄，不慕富贵荣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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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表现于最普通、最习见、最庸俗、最简单之衣食住行嬉戏游乐，

此即大众文化主体，实涵泳于世俗生活之中，却是多数人所有，是

以颇值得看重。

本书涵概自属近代民间广泛之大众文化生活，全书主体，未涉

论任何个人或大或小人物，而一以群体多数人之生活内涵为研探

对象。其为真实史乘，皆据可知为真确实有事项为资材，丝毫不作

推测预想之衍义判断。即令引用小说，则限于同时代，尤且只以小

说作者经验视为可靠之引证，绝无一毫用小说内任一故事作为论

据，盖小说家信笔造说，只有其个人经验方为可靠，其全书若不是

谈文学即毫无征引价值。

撰写庶民间流俗事物，似是容易，实不容易。盖流俗如此低级

粗俗，甚少能登于文籍，类多眼见口传，而本书要立言有据，即熟知

熟见，若无载籍传述，不能任意写入。而凡亲见亲知之事物，亦须

附带于有书可据者引证之后。即令附记小说中事，如《镜花缘》、

《孽海花》均大加描绘投壶之种种花式，但不便引为论据，只能附在

真确实录《万宝全书》之后，加以申说，且只可证明作者李汝珍、曾

朴俱尚熟习投壶之技。如此方谓之切实可信，免于妄滥，受人讥

评。又如论述“宣卷”即是宣述《宝卷》，《金瓶梅》中有详细载述，十

分有用，其细腻情节，他书俱难一见。然只能代表其作者有此经验

知识，而不能就王姑子、薛姑子故事当真引据。盖小说终是虚构，

岂可不慎加采择？本书虽用明清各类小说，实皆谨慎将事，取其可

以确能信持之处。

当今世变飞速，民间传统世俗文化生活，其一切面目形制，俱

徘徊于存续消灭之间。有的早已淘汰不见，大众常用之水烟筒、旱

烟管，甚至鸦片烟枪，原来家家户户必有，于今已亿万不存其一。

其他文物称是。于今未及百年，尚可追考一二，我人从事史事研

究，宜当就能充分掌握之际，致力探讨述论，当可为人间保留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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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廓，用备异日正确资证。本书从事著作，自是本此思考。今兹略

从一体八面，部勒章节探讨，期使稍具系统，展述判析 以达综贯总

结，提供后世具体参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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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间多神信仰

中国民族历数千年历史，在孕育文化中形成之宗教信仰并非

不深，亦具多样，然在上古以至后世，未尝出现任何一神教，实是其

宗教文化上重大特色。基本上与上古君后崇祀习惯有关。此外则

古代思想道家自然无为与儒家中庸之道有极大影响。儒道二家并

非宗教，但使信仰不趋于极端。

上古长久时期，崇祀神祇，为一国大事。《左传》成公十三年，

宗周卿刘康公有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盖上古族类成长大

事，以对外作战、对内崇祀神祇为最重要。虽然祭祀礼仪繁缛，牲

享丰硕，乐舞盛壮，一切规矩早已惯熟。然其中信仰贞定，未尝建

立起一种宗教义理，且未尝建立起宗教规模，此是成就于古代君后

诸侯之习惯。由于上古人事活动，记载流传万不存一，虽无民人纪

录，亦只可存疑，而不当以为下民毫无一定信仰。后世追考，乃不

得已取借已有之贵族特殊资料若甲骨文、钟鼎文以及当时器物、图

案，以对古代信仰之推理，引为可靠根据。

据近人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信仰，在可信之殷商史料中见到崇

祀上帝，然亦追祭祖先。自甲骨文所见古人祀帝之频、求问之广，

可知在上统治者是经常求帝指示，告祷祈愿，询其允同，祝其福佑。

至于宗周时代，于崇祀上帝之外，更有泛漫之敬天畏天思想，其义

不尽在于神祇，亦不及上帝之明确具有上神位品。历春秋战国，诸

①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十三，成公十三年，上 版，海古籍出版社， 年第

年 月 版，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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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百家，界义亦各自歧异，未尝统一；然皇天在上，为人共宗共信，

共其福佑灾罚，则是对天之一致信仰习惯。

古代政治领袖以至圣贤哲人，自崇敬帝天，导入于理性之天人

关系观念，乃属思想哲学范围。即令深信天人感应说，亦当归之于

政治思想。实非宗教信仰，自非 然就其后世传本文所须讨论。

承，敬畏天地神祇，遂成为中国自领导阶层以至庶民之一般信仰基

础，故亦形成民间非宗教性之信仰基础。虽不坚强，亦非执迷，然

未尝消忘于人民敬信之心中。

中国上古崇祀信仰，原俱创始于君后贵族使庶民率行，有其统

治上严肃表征意义。早为儒家说穿，值得参考。可见《礼记》表记

所论：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

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

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

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敝。

在此可知，在中国上古，多可清楚见出商周君后诸侯贵族其创制崇

先秦天道观之进 年 月一版，①郭沫若：《青铜时代 展》，北京，科学出版社，

年 。又，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中国原始社会史》，月第五次印刷。页

月印北京，文物出版社， 年 。页 。其书推论原始宗教起于旧石器时代，

而据石刻举出日、月、山、火、树、鸟、鱼等具体神祇，已表现其多神信仰，并非专一于天

神。

②季羡林撰《 年天人合一新解》，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双月刊，创刊号，

刊。又，杜奎英撰《我国古代天人关系政治思想之探讨》 年，《思与言》卷七期二，

月 年日刊。又，冯禹：《天与人 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重庆，重庆出版社，

印。

③ ，台北，商 年 月五版。务印书馆，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下册，页

又，张光直院士讲《再论殷商文明之起源》，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先生诞辰纪念

讲演。文载《中央研究院学术谘询总会通讯 月 日刊。页年》第四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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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仪节，实构成民间最初尊依之根源。古代天子祭祀天神地祇、五

岳、四渎、社稷、风伯、雨师。大夫祭祀境内名山大川。庶民祭门、

户、灶、中霤、行，所谓五祀。自始俱是多神思想。实为中国自来之

信仰渊源，直贯达于近代。本文追溯前辙，自当首先澄清。

何以称谓中国是多神信仰，乃在描述真实大概。盖中华民族

自上古长期文化酝酿，未尝形成一种宗教。虽然祝、宗、巫、卜与神

交通，为人神之中介；而只表现于王家职司崇高之世官，并未掌握

向庶民布道宣教之权，亦未取得此项统一神职。盖祝、宗、巫、卜各

司一长，惟于庙堂各自供职而已。巫之名世者只有殷商之巫咸，且

以天文家著名，而非宗教家。帝王君后仍为直承神命之代表。帝

王君后既重在统治下民庶政，以人间万机为目标，使精神之领导，

合于世俗之政务。即是代天行政之天子。乃使古之先王，上自伏

羲、神农、炎帝、黄帝，俱以戴天命而行人事，而非以神祇信仰为主

要职责。质言之，即是愿作政务首领，不作神权祭司。大抵农业生

活创制文化思想，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自然气象，各具其不同实

力，影响及于生活生产，遂不免一一奉祀，从而各自获取不同福祐。

终乃长期形成多神信仰。大抵在东汉三国以前，如非佛教流行，中

国自身实未尝创生一种宗教。其时应劭所著《风俗通义》，其中《祀

典》一卷，正是代表中国历来之多神崇祀。正代表佛教输入以前，

民间普遍现象。其民间所祀神祇根源，一直传承至于近代。

自上古以至近代，中国官民信仰，始终保持涣漫自由，一随个

人意志之流向，信心之归依，无所强迫。即使佛教、道教广为流行，

而在中国史上未尝出现一定之统一国教而为国家政府通令全民奉

行者。皇帝可封敕佛僧道士国师名号，乃至赐赠寺庙道观以土地。

实仍出以个人趋好，可以连带使佛道兴盛，终未迫使全民信从。故

《风俗通义 月印。年校注》，王利器注，页 ，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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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自由，民间未尝受到禁制。凡此亦为中国历代传衍下之

一种特色。

惟中国官民信仰自由却不尽平等。换言之，信仰可以完全相

同，祭祀却清楚分 民不同之敬拜神祇。此为中国政治形成，自

亦渊源于古代。据《大清会典》、《大清通礼》以及《皇朝文献通考》，

把祭祀分为大祀、中祀及群祀（即小祀）三种。凡大祀之郊祀祭天

地、祈穀、雩祭（祈雨）及社稷。中祀之祭日、月、先农、先蚕、太岁、

历代帝王、至圣先师（孔子）均为官方崇祀之神祇。或帝王亲临，或

遣官致祭，并不许庶民与祭。 尤自清代以国家政典划分官民区

别，执行最为严格。而民间信仰仍复活泼多样。

中国官绅政府有其固定崇祀规范，虽各代有损益而大致多有

雷同。惟自商周以来，虽然崇祀天地、山川、风雨雷电等自然神祇，

甚至后世踵事增华，名目繁多，但决不同于宗教团体，虽帝王主祭，

并不具教主祭司身分。其显著区别，自上古以迄清末，所祭神祇并

不设像。此实与民间宗教乃至民间多神信仰有重大区别。惟官绅

政府并亦同时接纳若干民间神祇，亦不免容纳设像，但非主体，亦

非主动。此点区别最须判明。宗教造像，始自于佛教输入，中国广

受感染，普遍造像，固是实情。而自上古以来不设像之固有风格，

仍为帝王君后所维系，自上古以迄清代，但凡重大崇祀，均不设像。

曲礼下》：“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礼记 川，祭五祀。岁遍诸侯祭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见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页

年印，页 《鲁语》《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 “：凡禘、郊、祖、宗、报，此

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

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

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故后世祀典之制，及其词旨，皆据此史源而来。《大清

会典》，卷三七 四七。乾隆二十三年编成本，光绪十九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印

四六，乾隆三十二年三通馆奉敕撰又，《皇朝通典》，卷四一 ，武英殿刻本。又，《大清

通礼》，卷一 十三，嘉庆二十五年编成本，光绪九年江苏书局刊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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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社稷、祈年、雩祭、风、雨、雷、电，俱不设像。历代帝王一百

四十馀位，均不设像。历代先医、孔门弟子、先圣、先哲、先贤、先

儒，不下数百位，亦俱不设像。凡此俱以书写神位当之，乃沿古代

传承。甚至皇家太庙列祖列宗，亦只书神主而不设像。足以代表

中国文化特色，今特予以指出，以质之前贤后圣。盖亦深思考而得

之也。

民间群祀，官民共奉，官方偶作派遣人员致祭，民间则以为恒

常生活重要活动。其不同神祇，又分别地区之不同而有所增减。

实亦有全国性共通之神祀。其虔诚宗奉，勤事祭拜，未尝稍有疏

失。其祈愿祷求，渴望护佑，亦未尝不倾尽至诚。惟只因时因事而

崇祀不同神祇。固亦形成民间宗教信仰特色。

中国自古形成多神信仰之一大特色，即是最重祭祀礼仪，而不

细究宗教义理。且亦历来忽视义理，而坚持仪节之步步规矩。因

是自上古以迄佛教输入之前，未尝出现宗教经典，与严格教义之信

条。可以大胆言，在佛教输入前，中国只有信仰而未有宗教。此亦

可见出中国历史文化一大特色。此一传统，在统治者帝王君后言，

自上古一直沿承至清代，一切官定礼书，全谈仪节，精深细密，无微

不至。实绝不及于宗教义理，信仰条目。故愿指出此项特色，以质

之于前贤后圣。

中国庶民所以形成多神信仰，主要反映人群生存社会需要之

功能分殊，不恃万能之唯一真神，而如同人间现实需要，恃不同职

司之神，护佑其生活中不同情状之痛苦疑难。《大清通礼》定为群

祀，盖即民间诸神之列入国家祀典之意，乃是统治者吸纳人民共同

信仰之放任表现。

中国文化之博大包容，多彩多姿，生机蓬勃，乐观健康，充分表

现于民间多神信仰之中。我人治史必先摆脱成见，纵观民间宗教

信仰。首先不能胶柱调瑟，对宗教系统定得太死。由于思想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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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来源，异方殊俗，使民间宗教杂乱而不统一，各类记载矛盾牴

牾。然妙在此点，不必互相攻伐，自当一概尊重。其次，凡严守正

当宗教义理信条，宗派特色，师承系统者，无损其仍为正派宗教，无

损其宗教活动，无损其信徒广众数字。质言之，佛教道教各自流

行，宏法广远。而民间多神信仰之活动与其不甚严密之组织，仍自

有其广阔天地，不会侵夺正派宗教，却在庶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

位。

中国民间宗教信仰虽以佛教道教为其礼拜根本，实并非纯然

信奉佛教或道教，大凡众广之佛教徒及道教徒必同时崇祀各色神

祇，并不以为违反教规。佛教通深入民间之处，不在于劝人剃度，

以及经典义理之讲求。其民间形成之强大势力，主要在于丧祭之

超度，民户之放焰口，为入世繁复之佛事仪节。此种为亡人追祭之

种种仪礼，佛教徒不能自行其礼，只有僧尼导引代劳。表现佛教世

俗化之一面。民间祈福清醮，太平清醮，亦非道教徒所能自行，必

须真人羽士通晓经文符咒仪节规矩者行之。然为民户做法事，亦

正是道教世俗化之一面。平民真正要出家修道，进为僧尼羽士，实

是少数，并非一切教徒俱是道士。故论民间佛教道教信仰，必须画

清，以其世俗面一端讨论，自不当刻舟求剑，定以真正修积之清苦

高深，以定佛徒道徒标准。因是而民间居士之一类人物，当居于世

俗佛道之重要主体，在此不必再讨论道士僧尼可也。换言之，佛道

之世俗化部分，表现于民间佛事之频繁，与庶民生活息息相关。此

种佛徒道徒，不以严肃苦修之僧尼道士为主，而以众广之俗家民户

为主。美其名为居士善人可也。

民间信仰佛教神祇，释迦牟尼、鸠摩罗什，以至于达摩之真实

高僧，则只有达摩老祖，方是崇祀之神。足见佛教正宗各宗派法

师，未必在民间留一分影子。单就民间之佛教崇祀而言，大众所信

仰敬拜之神，不外观音、达摩、弥勒佛、燃灯佛、释迦牟尼佛、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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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陀、四大天王、十殿阎君、地藏王、十八罗汉，民间崇祀最为普

佛家开士对于遍。 这类信众，有一定认识，是即善男信女，一概

视为佛教信徒，亦无不可。

道教是中国独创之本土宗教，其中广泛包罗中国自古以来种

种信仰，代表中国重要之文化遗产，不当以纯宗教看待，更不当以

其迷信而加以拒斥。

道教上承道家之种种经典传说，更网罗古代民间之诬诞方术：

道引、吐纳、房中、服饵、辟穀、炼丹、望气、压胜、驱魔、符箓等等道

艺。乃是中国自古相传具博大包容，吸收力最强之本土宗教，最值

得深究研考，放任其传衍发展。研究中国固有文化，若省略道教不

谈，必至严重缺失。

中国民间崇奉之道教神祇，道观专职羽士固不待言。而民间

则自有其普遍发展重点，颇与正宗道教有所重轻。举凡老子、庄

子、列子、华陀、葛洪、陶弘景、寇谦之、孙思邈，道教先知祖师，并未

受到崇重。惟张天师、茅老道（三茅真君）、张三丰、吕洞宾、何仙

姑、玉皇大帝、玄天上帝、三官大帝、张果老、韩湘子、铁拐李、南极

仙翁、长春真人等受到民间广泛崇祀。自与正宗道教有雅俗之

别。

我人若谓中国民间充满佛教信仰，自然可以成立，实有广大信

众以为代表。不过大约只能算到十九世纪末。道教虽非明显兴

盛，惟民间未尝拒斥，奉祀神祇有一定香火。其实民间崇祀不止于

佛道领域。尚有众广神祀述说不尽，正以反映中国之多神信仰。

《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宣统元年叶德辉影刻明刊本（据己酉正月初七日叶

氏序）。台北，联经出版公司缩版影印， 年年 月初版， 月第三次印本。页

②同前引书《绘图三教源流大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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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加上其号为多神宗教亦不为过。

中国民间之多神崇祀，南北东西不免小有异宜，惟大致有其共

通宗奉之神灵，实无从一一备举，然仍可提具最受重视者略作代

表。虽有古代传承，亦有后世新生。

门神、灶神：中国民间每户必祀，最是普遍，乃沿于古代之五

祀。其宗旨在于保佑一家平安之意。清初行于太庙，至康熙中叶

停罢。

八蜡：历代久已停废，宋、元、明不入祀典，至清初始再列祀典，

与五祀同重。礼部功令，合称五祀八蜡。后来皇家停祀，改放任于

民间常祀。惟清廷始终崇祀刘猛将军庙，用其代替八蜡。近代民

间崇祀八蜡，北方各省最为普遍。所祭祀者实为农稷害虫，蝗蝻螟

蛾之类。农民尤不敢缺其奉奠，恐遭虫灾。刘猛将军庙，雍正帝曾

遣官致祭，并赠封号。至乾隆十年有上谕指示停止蜡祭。此后遂

成为庶民专有之祭祀。

关帝：民间崇祀关帝，普见于各地府州县城镇，一般视为武圣，

其实民间重其忠义薄天，仰其护佑。清廷自顺治起，历经遣官致

祭，顺治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敕封关帝三代公爵。乾隆加

封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定太常寺春秋致祭，然非限于官方一

面，任令民间建庙崇祀，天下大小城镇，随处可见，于庶民信仰中占

《皇朝文献通考》卷一 五，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页 。

年影印。页《皇朝通志》，卷三十六，上海，商务印书馆， 。又

五《皇朝文献通考》，卷一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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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地位。

城隍：民间祀奉城隍爷，以为地方守护神，全国最为普遍，惟清

廷帝王亦特别重视，京中奉祀天下都城隍，并有皇城城隍，分别致

祭，未尝阙典。民间于府州县治所必建城隍庙，即一般城镇亦必建

庙奉祀，实最深植庶民信仰之中。

火神：敬祀火神，天下普遍，自京城以至大小城镇必有火神庙

为庶民崇祀，其宗旨在于祛除火灾，乃人生中所谨于防范者。

龙神：旨在祈雨给水，有利农作。为民间最普遍敬祀之神，建

有庙宇。惟龙王庙有地区个别特性。不似火神，系各地一致。天

下各江河湖泊，大海小潭，各自有其镇居之龙神。此中国民间崇祀

特色，庶民自能分辨清明，从不混淆。惟龙神执掌，止在兴云降雨，

不及水运、水利。另有相近之河神、海神、天妃、漕神，其中以天妃

最为广受崇祀，为海运守护神，具有全国通祀地位。入江河者则另

有河神，入运河者另有漕神。皆司水上运输安澜之职。清代诸帝，

①《 五，页皇朝文献通考》，卷一 。又，《广州府志》，卷六七，建置略

四，坛庙。瑞麟、戴肇辰等修，史澄等纂，光绪五年刊本。又，《福州府 十志》，卷十四

五，坛庙。徐景熹修，鲁曾煜等纂，乾隆十九年刊本。又，《杭州府志》， 十三，祠卷九

祀。龚嘉 修，李榕纂 年铅印本。又，《安庆府志》，卷四，地理志，寺观。张楷纂

修，康熙六十年刊本。又，《庐州府志》，卷十八 十九，典祀、民祀、寺观。黄云等修，林

之望等纂，光绪十一年刊本。又，《青州府志》，卷二十六，营建考二，坛庙。毛永柏等

修，刘耀春纂，咸丰九年刊本。又，《长沙县志》，卷十二，秩祀。赵文在等修，易文基等

纂，嘉庆十五年刊，二十二年增补。

五《皇朝文献通考》，卷一 ，页 。又，同见《广州府志》、《安庆府志》、《福

州府志》、《杭州府志》、《庐州府志》、《青州府志》、《长沙县志》。

五《皇朝文献通考》，卷一 ，页 。又见《广州府志》、《杭州府志》、《安庆府

志》、《庐州府志》、《青州府志》、《长沙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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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遣官致祭，自与国家仓庾、官民食用者密切关系。

药王庙：清代京中有太医院，因而附祀“先医庙”，内祀中国历

代名医，礼仪至崇，列为祀典。然此非民间敬祀之药王庙，北京另

有药王庙，全国各府州县市镇亦多有药王庙。其所奉祀，一般俱敬

拜孙真人孙思邈。盖为奉祀医病之神，免除民间百病，自为庶民广

泛拜祭，祈求康健。

凡上所举民间诸神崇祀，原为中国代代传承奉祀神祇，并不属

于佛道两教所有。其宗旨更表现多神意义，其实民间诸神原不足

备举，为量实巨，且以不同地域，各有其特殊之神，即如医药之神，

福建台湾则奉祀保生大帝。由于纪念南宋名医吴夲，福州同安地

方建庙崇祀，明郑成功并迎祀于台南学甲地方，遂成闽台地方广为

崇祀之神。四川二郎神庙，则祀李冰父子，是自大禹以外，地方治

河之神。浙江曹娥庙，祭祀孝女；福建五将军庙，实祭五路瘟神，祀

张、钟、文、史、赵五位将军。说来各地域之神，不胜屡计，亦略示异

方殊俗，有其他更多神祀无从列举。惟此处所提示若干重要神祇，

俱以其最普遍最常见，崇祀者最多以为代表，盖足以证明多神信仰

之实际可也。

除佛道两教有其一定神祇崇祀，而民间多神信仰实不免泛滥

而无所定止。其实尚有仓神、库神、工神、窑神，殆难遍指，本处实

仅举其概略，见其一般重点。惟俱可探索其所以崇祀之大致心理

《皇朝文献通 五，页 六，页；卷一 。又见考》，卷一

《广州府志》、《福州府志》、《杭州府志》、《安庆府志》、《庐州府志》、《青州府志》、《长沙县

志》。

五，页 。又，敦崇著《燕京岁《皇朝文献通考》，卷一 时记》，光绪二

十六年刻本，台北，广文书局影印 。又见《广州府志》、《杭州府志》、《安庆府志》、。页

《庐州府志》、《青州府志》。又，《天津府志》，卷二十五，舆地七，寺观。沈家本修，宗亮

纂，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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